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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农区草牧业可促进牧草与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在时间、空间上的耦合，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目前我国农区

草业的资源优势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其发展仍然受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思想的束缚，政策上对其发展的扶持力度也较小。本文

分析了农区草业发展的现状与潜力，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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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forage/livestock farming in cropping areas can help to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in both spatial and temporal di-
mensions, of forages into food and/or cash crop systems and thus to improve the us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Currently the 
advantages of forages in cropping areas have not been well exploited mainly because of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
tion and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favour food crops. In this articl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otential of forage industry devel-
opment on croplands are analyzed an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restructuring of farming systems; cropland forage; potenti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一、前言

所谓农区草业，是指在传统农作物种植区利用

一定面积的土地种植牧草，通过牧草与粮食作物或

经济作物在时间、空间上的耦合，形成资源高效利

用、生态环境友好的种植制度，其生产的饲草及作

物副产品可用于饲养家畜 [1]。农区草业在欧美发达

国家十分普遍，是可持续农业的象征。发展农区草

业就是要将牧草或饲料作物的生产、利用引入农业

生产系统，通过作物–饲草–家畜的有机结合，建立

起“土地–植物–动物”产业链，最大限度地生产植

物产品和动物产品。这种农业系统就是草地农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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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农业强调牧草与粮食作物的轮作、间作、套种、

复种等多元种植结构，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

生产更多的优质牧草，保持水土、提高肥力，增加

粮食产量，同时发展畜牧业，满足日益增长的畜产

品消费需求。

二、农区草业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食物消费变化促使种植业结构向粮草兼顾型

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

居民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食物消费结构也在

发生巨大的变化，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人均动物性

食品消费一路攀升，而直接粮食消费（口粮）逐年

减少 [3~5]。从 1986 年人均口粮 207.1 kg 到 2010 年

的 148.0 kg，降幅为 28.5 %。而城镇人口的口粮消

费约为 80 kg，只有农村人均口粮消费的一半。每

减少一个农村人口，可省出两个城镇人口的口粮。

可见，我国人均粮食与畜产品的消耗量，自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我国居民人均牛肉和羊肉消费分别增加了 
20 倍和 15 倍之多，牛羊肉在肉类消费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6 % 左右增加到了 2014 年的 14 % 左右，

而猪肉消费所占比重类则从 89 % 左右下降到了

63 % 左右。我国居民人均奶类消费从 20 世纪 80 年

代初开始迅速增长。2008 年以来，我国乳制品进口

量增长了 7 倍多，目前，每年进口乳制品折合牛奶

约 1.2×107 t，占全国奶类消费量的三分之一；2013
年中国牛肉进口总量达到 2.97×105 t，是 2012 年

的 3.79 倍，预计在未来 5 年内，每年的牛肉进口量

将增长 15 %~20 %。源自食草动物的食物消费量远

远超出一般的估计。

但是，我国的农业结构调整仍然滞后于食物消

费结构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系统以“粮-猪”

结构为基本特征，这一点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变。所

谓“粮-猪”型农业结构，就是种植业以粮食作物

为主，养殖业以养猪为主。目前，我国年均生猪存

栏量接近 5×108 头，占全球的 50 %，我国每年人

均食用猪肉 39 kg，是 1979 年时的 5 倍。虽然我国

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但仍然不能满足需求，

我国生猪的饲料消耗量很快便会突破全球饲料总产

量的一半。在美国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尽管粮食自

给有余，还有出口，但养猪数量有限 [6]；我国只有

全世界 7 ％的耕地，水资源等严重匮乏，不仅要养

活占全世界 22 ％的人口，还饲养了占全世界总数

50 ％的猪 [7,8]。“粮-猪”型的农业生产结构消耗了

大量的粮食，使我国谷物生产不堪重负。与国外相

比，我国水土资源十分匮乏，像这样一个“粮–猪”

型农业系统，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2008 年奶粉污染事件以后，我国才开始认识到，

正是由于饲料蛋白质含量不足，不法企业才添加三

聚氰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2011 年 11 月，农业

部、财政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实施“振兴奶

业苜蓿发展行动”的请示》，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

决定启动“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中央财政决

定在 2012 年至 2015 年每年安排 5.25 亿元用于支持

建设 5×105 亩（1 亩≈ 666.67 m2）高产优质苜蓿示

范片区。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发展

草牧业，支持青贮玉米和苜蓿等饲草料的种植，开

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促进粮食、经济作

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的协调发展。中央的方针

和政策是在充分考虑我国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基础

上制定的，为农业结构调整及农区草业的发展提供

了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推动力。

（二）饲草产品市场需求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综观世界畜牧业生产系统，主要有三大类：一

是完全依赖天然草地放牧的草原畜牧业；二是作

物–家畜系统（即农牧结合生产系统）；三是完全

依赖外购饲料的工业化畜牧业系统。其中，作物–
家畜生产系统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区畜牧

业 [9]。在世界范围内，农区畜牧业贡献了绝大多数

的畜产品，在中国，农区畜牧业同样占据全国畜牧

业总产出的最大份额。过去几十年里，我国草原牧

区家畜饲养量急剧增加，导致草原超载过牧，草原

生态环境严重退化。21 世纪初，我国在草原牧区先

后实行退牧还草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奖补政策，牧

区家畜饲养量逐步减少，牛羊肉和奶类生产的重心

逐渐向农区转移 [10]。从 2000 年到 2013 年，全国牛

肉产量由 5.131×106 t 增加到 6.732×106 t，增长了

31.2 %；羊肉产量由 2.641×106 t增加到 4.081×106 t，
增长了 54.5 %。但同期消费增长更快，以全国城乡

居民家庭购买牛羊肉为例，2012 年与 2000 年相比



096

专题研究   种植业结构调整和草牧业发展潜力分析及政策建议

增长了 60.3 %。

农区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区草业的发展。过

去以粮食作物占绝对优势的种植业结构正在向粮食

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协调发展的“三元结构”

方向发展。同时，农区家畜饲养方式也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过去，农区畜牧业（尤其是奶牛饲养）长

期遵循“秸秆 + 精料”或“秸秆 + 青贮 + 精料”的

饲养模式，而优质饲草在日粮中增长比重很低。近

年来，饲草对提高家畜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作用

日益得到认识，农区畜牧业正在向“优质饲草 + 全

株玉米 + 少量精料”的模式转变。

在北方地区，以苜蓿为代表的商品草市场持续

发展。在国家政策鼓励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

国内苜蓿种植面积和产量有显著的增加，质量意识

开始增强，表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奶业的持续发

展导致商品草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也刺激了进口

牧草产品贸易的快速增加。尽管受到美国转基因苜

蓿事件的影响，2014 年中国进口干草仍然达到创纪

录的 1.005×106 t，同比增长 25.9 %；进口苜蓿草

总计 8.84×105 t，同比增长 17 %。同时，进入市场

流通的国产苜蓿干草估计在 1×106 t 以上，而由家

畜直接采食消费的牧草产量更是不可估量。

其次，南方草地开发利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对南方草地进

行开发利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初步探索出了

冬闲田种草、草山草坡改良及草食家畜饲养的模

式 [11,12]。2014 年，农业部、财政部联合启动了南

方现代草地畜牧业推进计划项目，年投入 3 亿元

人民币，在南方 10 个省区扶持和推动草地畜牧业

的发展。过去，由于土地分散，畜产品价格相对

较低，致使种草养畜的比较效益不高，制约了南

方草地畜牧业的发展。近几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基础设施的改善，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及合作社、

养殖企业的介入，加上牛羊肉价格的大幅上涨，

南方种草养畜的有利因素在不断增加，现代草地

畜牧业发展的条件日益成熟。随着国家持续的政

策扶持，南方传统农区的草牧业有望得到较快的

发展。

（三）农区草业的资源优势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我国气候多样，南北跨越热带、亚热带、温带、

寒温带等多个农业气候区。传统农业以收获籽粒为

目的，农作物必须完成整个生育期，从而在气候上

受到地域、季节差异的较大制约。而牧草生产则是

以收获茎叶等营养体为目的，不需要籽粒成熟，不

需要完整生育期，在整个生长期内任何时候都可以

收获而获得经济效益。因此，与大田农作物相比，

牧草在生长期内对于水、热、光、气等气候资源和

土地资源的时间性匹配要求不高，可在全年内比较

充分地利用气候和土地资源，生产较多的有机物质

产品。例如，从饲料利用的角度来看，如果以单位

面积代谢能产量核算，同样的气候条件下，全株

青贮玉米的营养物质收获量相当于单纯玉米籽实的

1.5~2 倍。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视不适于生产粮食或者

没有利用好的中低产田、冬（夏、秋）闲田、轮歇地、

四边地、滩海涂地、林（果、茶）间地等土地资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土地的用途和价值开始

显现出来，可以开发后用来种植优质牧草，很好地

为畜牧业服务。

中低产田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农作物产

量低且不稳，生产潜力不大，这部分土地应尽可能

转为牧草种植，以草养地。据统计，当前我国耕地

总面积为 1.287 42×108 hm2，其中高、中、低产田

面积分别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34.92 %、41.95 %、

23.14 %，中低产田土壤有机质含量均仅为 1.8 %，

作物产量只有高产田的 40 %~60 %。中、低产田种

植优质高产牧草，每公顷获得牧草干物质 18 000 kg
左右。如果将我国的中、低产田利用率提高 5 %
（4.189 3×106 hm2），种植高产优质牧草，可增收牧

草干物质 7.540 8×107 t 左右。

农闲田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冬闲田，是牧草生产

的宝贵土地资源。冬闲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牧

草生产潜力巨大。据全国畜牧总站统计，2011 年

全国各省市区冬（夏、秋）闲田面积达到 9.973 
3×106 hm2，其中冬闲田面积 8.864 1×106 hm2 ；农

闲田中已用于种植牧草面积 8.697×105 hm2，仅占

8.72 %。广东、四川等省的实践表明，水稻收割

后，种植一年生黑麦草每公顷干物质产量达 15 t，
相当于 1 t 饲料粮。如果将我国的冬（夏、秋）闲

田利用率提高 5 %（其面积有 4.987×105 hm2）种

植高产优质牧草，可增收牧草干物质 7.480 5×106 t 
左右。

很多盐碱地由于无法从事作物生产而成为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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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但是，只要选择适宜的牧草种和品种，这类

土地可以用于牧草生产。一般，盐碱地种草，可以

获得亩产干物质 500 kg 左右的牧草，又能改良土

地资源，一举多得。据统计，我国盐碱地面积为

9.913×107 hm2，如果将我国盐碱地总面积的 5 %
（4.956 5×106 hm2）用于种植高产优质牧草，可增

收牧草干物质 3.717 38×107 t。
此外，我国农区尚有一些零星土地，俗称四

边地，可开发利用来种草。2011 年全国有可利用

四边地 1.616 7×106 hm2，已用于种植牧草面积仅

18.2 hm2，占 11.26 %。目前在四边地种植树木、牧

草、蔬菜等，其利用率在 20 % 左右。如果将可利

用的四边地利用率提高 5 %（8.08×104 hm2）发展

饲草生产，按每公顷牧草干物质 12 000 kg 计算，可

增收牧草干物质 9.696×105 t 左右。

滩海涂地是近岸海域一种重要的后备土地资

源，冬春枯水期间，在滩地种草，既可绿化滩地，

又可收获一季牧草。据有关部门调查结果，中国现

有滩涂土地资源约 2.17×106 hm2，已利用的面积

尚不足滩涂资源总面积的 1/5，有很大的开发利用

潜力。如果将滩海涂地利用率提高 5 %（1.085× 
105 hm2）种植高产优质牧草，按每公顷牧草干物质

12 000 kg 计算，可增收牧草干物质约 1.3×106 t。
在疏林地、茶园地、果园地种植牧草，能显著

促进林木的生长，提高郁闭度，缩短郁闭时间，增

加乔木的总根量和根系总长度，提高林地的生产

力。2011 年我国可利用果园隙地 1.409 3×106 hm2，

已用于种植牧草 2.393×105 hm2，仅占 16.98 %；

2012 年全国有茶园面积 2.112×106 hm2。根据中国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截至 1996 年 10 月 31 日，全

国疏林地总面积为 1.257 65×107 hm2。如果将疏

林地、茶园地、果园地利用率提高 5 %（其面积有 
8.049×105 hm2）种植高产优质牧草，按每公顷牧草

干物质 4 500 kg 计算，可增收牧草干物质 3.62×106 t 
左右。

按照上文设定的单产水平，若将中低产田、农

闲田、轮歇地、四边地、滩海涂地、林（茶、果）

间地等农区土地利用面积提高 5 %，用于种植高产

优质牧草，则相当于增加 1.148 22×107 hm2 的草地

面积，可增收牧草干物质 1.42×108 t。按照 10 kg
牧草干物质转化 1 kg 牛羊肉计算，理论上可增加生

产 1.42×107 t 牛羊肉。

（四）农区草业发展仍然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由于历史上曾长期遭受饥荒之苦，我国长期

以来就有“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之说，“以粮为纲”

的观念主导着我国农业的发展。数千年来，垦草种

粮始终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思路。而发展农区草

业，用以前种植粮食作物的部分土地种植牧草，这

对很多人来说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包括很多农业

领域的学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受传统农耕文化

的影响，有关农业发展的思维仍然停留在以往以解

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的的阶段，而未充分认识到中

国社会大众食物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化，以及生态文

明和可持续发展对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13]。

农区发展草业必然会占用一定的农业土地面

积，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影响粮食安全。相比之下 , 
草业的发展与否，农业生态环境是否改善，显得并

不那么紧迫和重要。虽然国内外的科学研究和实践

已经证明，粮草轮作、农牧结合等发展方式不仅不

会影响粮食生产，而且通过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对

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是很多人还是

不愿冒“破坏”粮食安全的风险发展草业。

从普通群众的角度，对“草”的认识仍然停留

在田间杂草、荒草等概念，大多数人没有将饲草作

为一类重要的作物看待，因而很少像对待农作物一

样投入精力和物质。同时，草业作为新兴产业，以

往的经验积累和技术储备并不多，技术培训和示范

也比较欠缺。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草业科学普及

工作，同时加快有关农区草业的试验和示范，提高

从决策层到社会大众对草业发展的广泛认识。

（五）农区草业在政策上未得到应有的公平对待

我国农业长期以“粮–猪结构”为特征，即种

植业“以粮为纲”，养殖业“以猪为纲”。因此，种粮、

养猪能够享受许多政策补贴和优惠。根据国家统计

局的统计数据，1980 年全国人均猪肉消费占总肉

类消费的比重为 88 % 左右，2014 年猪肉消费量占

肉类产品比例约 65 %，下降了约 23 个百分点。按

现有比例计算，人均猪肉消费仅在 19 kg 左右，而

2014 年猪肉产量为 5.671×107 t，人均占有量高达 
41.5 kg。虽然我国人均猪肉消费的比重在逐渐下降，

但猪肉始终是肉类消费的主体，所以当猪肉供应趋

紧、价格上涨时，就会引起恐慌 , 政府就会特别重

视并采取许多积极的应对措施。相反 , 人们对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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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供应情况及价格变化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就远没有

这样高。

国家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对种粮农民给予了许

多补贴政策，粮价还不断上涨 , 种粮效益持续提高。

在生猪生产方面，国家近两年也出台了一系列补贴

和扶持政策，以稳定猪肉市场供应。

我国长期追求粮食高产，过量灌溉、施用化肥、

农药，不但加重水土资源短缺，造成水土资源严重

污染，而且威胁食品安全、影响全民健康。2013
年我国的化肥使用量为 5.912×107 t，是 1978 年的 
6.69 倍；2010 年农药使用量也达 1.712×106 t，比

1978 年增长了 229 ％。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严重污

染了农区的土壤和水资源，污染需长时期、高成本

才能恢复，从而又加重了耕地和水资源的短缺压力。

长期用养失衡导致地力下降，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

不足 1 %。受污水灌溉、农药、重金属、农膜污染

威胁的农田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1/6。农业生产

过程中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等农药施用量的不

断增长，更威胁着食品的安全。

在农区推广草田轮作、粮草间作和休耕种草等

模式，国内外已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和经验。例如，

推广以水稻–黑麦草、水稻–紫云英、玉米–紫花苜

蓿等粮草相结合的种植模式，特别是种植豆科牧草，

具有改土肥田、提升地力的作用，对提高土壤肥力

具有重要意义 [14~17]。但是，与种粮、养猪相比，种

草和发展草食畜牧业基本得不到政府的补贴政策和

支持，且牧草和草食畜产品市场价格长期保持低位，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退草还耕、垦草种粮的现象， 栽
培草地面积不增反降。近年来实行的“振兴奶业苜

蓿行动计划”等涉草工程项目支持力度很大，但仅

涉及个别能争取到项目的企业和合作社，而不是惠

及全民的普适政策，更没有提高到调整农业结构

的高度。因此，如果要使草牧业得到持续、健康

的发展，就需要获得与粮食、生猪生产等同的普

遍性扶持政策。

三、农区草业发展潜力及综合效益

（一）发展农区草业可大幅度增加我国的饲草供应

与收获籽实的大田农作物相比，牧草生产以收

获茎叶营养体为目的，因此对气候资源和土地资源

的利用效率更高。大量的不适于粮食生产或者不能

很好利用的中低产田、冬（夏、秋）闲田、轮歇地、

四边地、滩海涂地、林（果、茶）间地等，都是农

区草业发展的重要土地资源。但是，从近期规模化

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看，农田种草的生产潜力

将主要来源于两大种植系统，即草田轮作系统和农

闲田种草系统。其中，草田轮作种植系统涉及的土

地类型主要为低产田和中产田；农闲田种植系统涉

及的土地类型主要包括冬闲田和夏秋闲田。由于疏

林地、茶园地、果园地、滩涂地等土地资源的可利

用面积和生产力水平尚难以准确估计，以下对农区

草业生产潜力的估算中尚未考虑这些土地资源。

假设未来农田种草生产潜力分为以下低、中、

高 3 种方案。

（1）低方案：假设中低产田有 50 % 用来发展

草田轮作，且草田轮作制为 7 年制（种植 6 年作物

轮作 1 年牧草），外加农闲田（包括冬闲田和夏秋

闲田）土地总面积的 5 % 用于种草。

（2）中方案：假设中低产田有 50 % 用来发展

草田轮作，且草田轮作制为 6 年制（种植 5 年作物

轮作 1 年牧草），外加农闲田包括冬闲田和夏秋闲

田土地总面积的 10 % 用于种草。

（3）高方案：假设中低产田有 50 % 用来发展

草田轮作，且草田轮作制为 5 年制（种植 4 年作物

轮作 1 年牧草），外加农闲田包括冬闲田和夏秋闲

田土地总面积的 15 % 用于种草。

我国耕地现有中、低产田面积分别为 5.4×107 hm2

和 2.98×107 hm2。我国华北灌溉地区小麦平均产量

约为 4.5 t·hm–2，而如果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苜蓿，

产量可达 15 t·hm–2，如种植青贮玉米则产量会更高，

仅以种植苜蓿作为计算依据，则牧草与作物的干物

质之比约为 3:1。据此，依据文献 [18~21] 的数据综

合得出，中、低产田的粮食单产分别为 4.13 t·hm–2

和 3 t·hm–2，则其所对应的牧草干物质单产应分别

为 11.25 t·hm–2 和 9 t·hm–2。假设按照 1 t 饲草干物

质抵扣 1 t 粮食计算，种植粮食的中、低产田改种

苜蓿后可以使饲草干物质产量分别增加 7.12 t·hm–2 

和 6 t·hm–2。

根据农业部全国畜牧总站统计，全国冬闲田和

夏秋闲田面积分别为 8.345×106 hm2 和 1.35×106 hm2。

此外，根据对我国多地区田间试验数据的综合分析，

并设定冬闲田和夏秋闲田的牧草干物质单产分别

为 9 t·hm–2 和 15 t·hm–2。根据上述假设计算，并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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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由于收获、贮运和饲喂过程中的损失约为 20 %，

按照低、中、高方案进行预测，未来农田种草生产

潜力分别为 3.603×107 t、4.52×107 t 和 5.658×107 t
（见表 1）。

（二）农区草业发展将提高我国食物安全保障水平

根据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第六课题“中国

草地生态保障与食物安全战略研究综合研究”利用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的分析，根据 
表 1 的农区草业发展的高、中、低三个方案，对不

同发展方案下的畜牧业生产进行了模拟分析。该模

拟分析包含以下假设。

（1）由于农区草业发展而导致的饲草增加量，

可根据各省中、低产田数量和农闲田的数量分摊

到各省。

（2）假设饲草干物质对羊肉的转化率为 10:1，
对牛肉的转化率为 15:1，饲草干物质对鲜奶的转化

率为 0.5:1。

模拟分析表明，按照表 1 的农区草业发展方

案，可以使我国牛羊肉和奶类实现完全自给。农区

草业发展可以大幅提高我国饲草的产量，这将对保

障我国未来牛羊肉等畜产品的需求发挥重要作用。

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在农区草业发展的中方案下，

我国牛羊肉和奶类产量将分别达到 1.842×107 t 和
9.612×107 t（见表 2），分别比基准方案下的产量

增加牛羊肉产量 4.24×106 t、增加奶类产量 2.723× 
107 t。农区草业发展高方案下，我国牛羊肉和奶类

产量分别增加 5.57×106 t 和 3.417×107 t，在低方

案下则分别增加 3.38×106 t 和 1.88×107 t。
在上述高、中、低方案下，我国牛羊肉产量都

可以实现完全自给，并且在农区草业高方案下，我

国牛羊肉还能够出口 1×106 t 左右。在农区草业高

方案和中方案下，我国奶类也可以实现完全自给；

在低方案下，我国奶类进口量可减少 1.625×107 t，
奶类的自给率可由基准方案下的 76 % 上升到 92 %

（见表 2）。

表 1  农区草业发展潜力估测

种植系统 土地类型 总面积 /×104 hm2 种草面积 /×104 hm2 牧草单产 /(t·hm–2) 牧草总产 /×104 t
低方案 草田轮作 低产田 2 979 213 6.0 1 278

中产田 5 400 386 7.12 2 748
合计 8 379 599 6.7 4 026

农闲田 冬闲田 834 42 9.0 375
夏秋闲田 137 7 15.0 103
合计 971 49 9.8 478

总计 — 9 351 647 ― 4 504 (3 603)
中方案 草田轮作 低产田 2 979 248 6.0 1 488

中产田 5 400 450 7.12 3 204
合计 8 379 698 6.7 4 692

  农闲田 冬闲田 834 83 9.0 747
夏秋闲田 137 14 15.0 210
合计 971 97 9.8 957

总计 — 9 351 795 ― 5 650 (4 520)
高方案 草田轮作 低产田 2 979 298 6.0 1 788

中产田 5 400 540 7.12 3 845
合计 8 379 838 6.7 5 633

 农闲田 冬闲田 834 125 9.0 1 125
夏秋闲田 137 21 15.0 315
合计 971 146 9.8 1 440

总计 — 9 351 984 ― 7 073 (5 658)
注：1. 中、低产田面积数据来源于文献 [22]；2. 牧草单产系根据多方试验与文献资料数据综合，牧草单产和总产均以干物质计算；3. 总计牧草总产括号内数
据为除去损失的净产量。牧草净产量按照牧草可利用率为 80 % 计算（去除牧草收获、贮运和饲喂过程中的损失约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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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区种草必然会占用一定面积的耕地，这是否

会影响我国的粮食供给？根据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

项目“中国草地生态保障与食物安全战略研究”第

六课题的模型分析，虽然农区草业发展会占用部分

耕地，但不会导致我国口粮（大米和小麦）进口数

量的增加，并且由于国内玉米饲料需求下降，我国

玉米进口数量将明显下降。例如，在农区草业中方

案下，2030 年我国玉米产量下降 3.4 %，同时进口

量比基准方案下降 34.5 %，即由基准方案下的净

进口量的 4.2×107 t 下降到 2.75×107 t。虽然农区

草业发展占用了部分用于粮食生产的中低产田，但

由于玉米生产面积下降，所以对水稻和小麦等口粮

作物的生产影响较小。在农区草业中方案下，我国

大米产量下降 0.2 %（下降 2.2×105 t），进口量基本

保持不变。小麦产量下降 1.9 %（下降 1.95×106 t）， 
小麦进口量增加 4×105 t，即从基准方案下进口

2.46×106 t 增长到 2.86×106 t（见表 3）。

（三）农区草业发展有利于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

饲草具有很强的固土、涵养水分和培肥地力的

作用，发展农区草业对维护生态系统健康、提升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的农业

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农业土壤污染、水土

流失、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等问题十分严重，特别是

南方山地丘陵区和黄土高原区的水土流失，北方农

业灌溉区的土壤盐渍化，以及长期耕种、使用化肥

带来的土壤有机质下降、土壤污染，水资源短缺等

问题十分突出，对我国农业生态安全构成威胁，不

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农区推广粮草相结合的农业发展模式可以有

效地提高土壤肥力。在农区推广草田轮作、粮草间

作和休耕种草等模式，目前已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和

经验。例如，推广以水稻–黑麦草、水稻–紫云英、

玉米–紫花苜蓿等粮草相结合的种植模式，特别是

种植豆科牧草，具有改土肥田、提升地力的作用，

对提高土壤肥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23,24]。

宁夏的研究表明，当降水量为 340 mm 时裸地水

土流失量为 6 750 kg·hm–2，耕地为 3 570 kg·hm–2，林

地为 600 kg·hm–2，而草地仅为 93 kg·hm–2 [25]。在黄土

高原，通过草粮轮作可显著增加苜蓿地 120~200 cm
的土层土壤水分 [26]。很多草地植物对盐碱土壤具

有明显的改良作用。如星星草可在 pH 为 10.0 以上

的碱斑地上正常生长发育，在碱斑地种植星星草

3 年后，土壤中粘粒含量比种植星星草之前下降

约 14 %[27]。坡耕地人工降雨实验表明，野古草草

篱可减少 7 %~37 % 的地表径流和 49 %~63 % 的土

壤侵蚀，狼尾草草篱可减少 30 %~72 % 的地表径

                         表 2  农区草业发展对 2030 年我国畜牧业生产和贸易的影响  (×104 t)

生产分类 畜产品种类 基准方案
农区草业发展方案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生产 牛羊肉 1 418 1 975 1 842 1 756
奶类 6 889 10 306 9 612 8 769

净进口 牛羊肉 132 102 0 0
奶类 2 171 0 0 546

数据来源：“中国草地生态保障与食物安全战略研究”第六课题“综合研究课题研究报告”。

                     表 3  农区草业发展对 2030 年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和贸易的影响  (×104 t)

生产分类 农产品种类 基准方案
农区草业发展方案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生产 大米 10 931 10 687 10 909 10 914
小麦 10 273 10 012 10 037 10 119
玉米 24 329 22 405 23 502 23 672

净进口 大米 47 60 43 41
小麦 246 308 286 263
玉米 4 200 2 713 2 750 3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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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 69 %~89 % 的土壤侵蚀 [28]。果草优化配置模

式在三峡库区紫色土坡地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具

有明显效果。在典型降雨条件下，果–草模式（早

熟梨 + 紫花苜蓿、柑橘 + 鸭茅）降雨前后的土壤

有机质损失量为 13.5~13.7 g·kg–1，比退耕自然生草

地下降 45.0 %~45.9 %[29]。对福建山地茶园的研究

显示，茶园套种牧草（平托花生 + 百喜草）的第 
1 年、第 2 年、第 3 年，茶园土壤流失厚度分别较

对照（清耕）减少 25.7%、36.8 %、63.2 %[30]。在重

庆市永川，新植茶园土壤流失量达 1 648.4~2 267.8 t· 
km–2·a–1，通过茶园内种草可减少土壤侵蚀量 990.9~ 
1 262.5 t·km–2·a–1，平均减少 1 126.7 t·km–2·a–1 [31]。

冰草、酢酱草、披碱草、白三叶草 4 种草皮缓

冲带对农田径流中总氮的平均去除率在 30 % 以上，

对悬浮固体颗粒物的平均去除率达 73.6 %[32]；冰

草、高羊茅、披碱草、紫花苜蓿 4 种草皮缓冲带对

总氮的平均去除率在 60 % 以上，对总磷的平均去

除率达 79.3 %[33]。果园生草栽培不仅可提高果园土

壤的有机碳含量，而且可增加土壤碳储量。果园生

草可显著提高土壤有机碳的聚集速度，10 年内土壤

有机碳累积量比常规开发模式提高 21.4 %，其土壤

固碳速率达 714.5 kg·hm–2·a–1 [34]。当各生草栽培处

理的土壤有机碳达到平衡状态时，果园土壤将会增

加碳储量 24.7 t·hm–2，分别是顺坡清耕和梯台清耕

处理的 4.2 倍和 1.5 倍 [35]。

速生且生物量大、繁殖力强的草地植物也可用

于农业有机废弃物吸纳和环境污染的治理。如香根

草对养殖废水中总氮、硝态氯、总磷的净化效果均

在 70 % 以上 [36]。红萍也是净化水质的良好材料，

能有效改善水产养殖的水环境，其对氨氮 (NH3-N)
去除率在 9.9 %~38.9 %，对总磷 (TP) 的去除率在

5.8 %~38.4 %[37]。芦苇和茭白每年秋季芦苇收割时，芦

苇可带走氮和磷分别为 818 kg·hm–2 和 103.6 kg·hm–2， 
茭白可带走氮和磷 131 kg·hm–2 和 28.9 kg·hm–2 [38]。

还有研究发现，通过紫花苜蓿和牛毛草挥发作用可

去除土壤中 32 %~45 % 的萘 [39]；有冰草生长的土

壤中五氯苯酚 (PCP) 矿化速度是无草区的 3.5 倍 [40]。

因此，在农区发展草田轮作、粮草间作和休耕

种草，实施坡耕地种草、果（茶） –草套种等，推广

以草类为核心的养殖污染和面源污染治理，对维

护生态系统健康、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增加

土壤碳汇以应对全球变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和

积极意义。

四、农区草业政策与重大工程建议

（一）农区草业发展政策建议

1. 尽快将优质饲草种植纳入政策补贴

国家实行种粮补贴、生猪饲养补贴等政策对

于稳定粮食和生猪生产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是，对

于优质牧草产生还没有类似的补贴政策。事实上

国家补贴支持的粮食产能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饲料

生产的。例如，玉米总产量中用作饲料的比例高

达 70 %~80 %。苜蓿等优质饲草的种植不仅能增加

优质饲料供应，而且能改善土壤肥力，防风固沙，

降低化肥农药带来的环境污染，具有许多粮食作

物所没有的生态功能，却不能享受同样的政策补

贴。虽然我国粮食产量连年增加，产量实现了“十一

连增”，但饲料粮短缺仍然是制约畜牧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隐患。

同时，牛羊肉价格一再上涨，已经出现部分牧区

的牧民吃不起羊肉的现象。因此，建议政府部门

尽快制定优质饲草种植补贴政策，推动节粮型草

食家畜生产的发展。

2. 将草业生产和经营情况纳入国家统计数据

应按照相关统计标准，加强牧草产业的监测、

统计，完善数据统计体系，并建立牧草产业价值评

价体系，准确衡量牧草的经济价值。目前，我国的

官方统计数据中缺少牧草的内容，不利于对部门、

个人对这个行业动态的全面了解。虽然主管部门（如

全国畜牧总站、草原监理中心）也有一些统计数据，

但并没有纳入国家统计数据。因此，需要建立、健

全牧草产业数据统计体系，使公众能及时了解准确

的草业统计数据。另外，生产的牧草大多数是被家

畜直接利用的，并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因此对牧草

在畜牧业乃至大农业中的经济价值始终没有一个全

面、准确的评价。单独以进入市场流通的草产品来

衡量草业的经济价值或发展现状是不准确的。为此，

建议尽快研究、制订一个可靠的牧草产业经济价值

评价技术体系，从而能够全面、准确地衡量牧草在

畜牧业、农业中的经济地位。

3. 加大对农区草业的政府投资与支持

农区草业发展历史较短，农民经验缺乏，从事

农区草业的企业也不多，实力相对薄弱，产业链不

同环节的利益不均，特别是位于草业最前端的牧草

生产者利润最低，连接各生产层次的机制有待研究

和完善。因此，农区草业的初期发展需要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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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做保障。各级政府一方面要不断加大投入

力度，尤其是在栽培草地、草业龙头企业、草业支

撑技术体系等重点项目上加大投入，实施项目带动。

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为农区

草业发展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加快培

育和发展草业专业化合作经济组织，建立草业合作

社、草业协会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

织化程度，提高草业发展的服务功能，拓宽草业服

务领域。同时，要注重研究各生产层次之间的利益

调节机制，尤其是使效益较低的牧草种植户分享家

畜饲养、畜产品加工、畜产品流通环节的利润，充

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逐步建立起“风险共担、利

益分享”的经济统一体。

4. 落实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在农

区推行草田轮作制度，发展草牧业

我国农区由于片面追求粮食高产，大量使用化

肥、农药，土地频繁耕作，土壤污染、退化严重，

有机质显著减少，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石漠化

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鉴于我国居民食物消费

结构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我国粮食消费的大头已经

是饲料粮消费而非口粮消费，饲料安全已经成为粮

食安全的关键，因此需要及时调整农业结构，发展

粮草兼顾型农业（即草地农业）。2015 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发展草牧业，支持青贮玉

米和苜蓿等饲草料种植，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

式试点，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

构的协调发展。为了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建议通过

政策引导，率先在农区中、低产田和农闲田推行草

田轮作制度，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发展农区

草牧业，适应现代社会消费市场需求的变化，同时

将用地和养地相结合，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5. 加强对农区草业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提高

农区草业发展的质量

我国草业发展历史较短，科技力量薄弱，与农

业中的其他行业相比科技投入远远不足，致使我国

农区草业（或栽培草地）科技发展水平滞后，科技

储备严重不足，不利于现代化草牧业的发展。目前，

我国农区种草使用的牧草品种大多为国外品种，种

子、机械装备等多数依赖进口，国产品种和技术的

研发、应用严重不足，这是我国农区草业发展滞后

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农区迫于粮食生产的

压力，较少从事饲草生产，相应的粮草兼顾型种植

制度、模式尚不成熟，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因

此，建议国家增加对农区草业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

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不同层次予以

支持，重点加强在优良牧草品种的培育、种子技术、

轮作制度、专用机械装备、饲草加工贮存以及土壤

与肥料、环境监测与评估等方面的研发投入。

（二）农区草业发展重大工程建议

1. 草业良种工程

饲草优良品种培育和优质种子供应是现代草业

发展的基础。草业良种工程就是以饲草新品种选育

和源头创新为重点，突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种选

育和育种技术研究，强化种质资源收集、整理、引

进、保护、创新和利用，带动优良品种的产业化开发，

形成饲草优良品种的培育、良种繁育、种子清选加

工、良种销售的一整套体系。草业良种的内容主要

包括：饲草种质资源保护、评价与创新利用，高产

优质抗逆饲草新品种选育，饲草良种繁育体系的建

立和良种繁育技术研发，种子质量认证制度的建立，

以及相关质量标准、技术规程的制订等。通过草业

良种工程的实施，促进我国自有知识产权饲草新品

种的培育和推广应用，规范饲草种子市场，促进农

区草业的健康发展。

2. 农区现代草牧业示范工程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发展现代草牧

业，促进农业结构调整。鉴于草牧业在我国农区发

展历史较短，虽然有一些成功案例，积累了一定经

验，但针对不同区域的可借鉴模式还比较有限，各

地区发展不够平衡。有些地区对发展草牧业可能产

生的效益、有利和不利影响、可行的技术方案、发

展模式等，还有一定顾虑。为此，建议在我国不同

的农业生态区域，选择有代表性的农区，实施现代

草牧业发展示范工程，以带动不同地区草牧业的发

展，并为以后的发展积累经验，取得技术数据，创

建成功模式。草牧业示范工程将按照政府支持、技

术先行、产业带动、市场主导的原则，通过种植业

的结构调整，建立粮草兼顾型种植制度，通过土壤 –
植物 – 动物一体化协调发展，建立环境友好、循环

利用、高效生产的技术密集型现代农业体系。

3. 农牧区饲草储备配送体系建设工程

草原牧区家畜数量多，放牧压力大，家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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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草畜供求季节不平衡的极大影响。由于补充饲

料的不足，加上雪灾等突发自然灾害的影响，草原

畜牧业常出现“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现象，

不仅严重影响牧户经济效益，而且如此循环往复的

低效率饲养对草原生态环境有较大影响，不利于草

原保护与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如何为牧区家畜

提供补充饲料，抗灾保畜，保障缺草时期家畜的营

养需要，对于提高牧区畜牧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是非常重要的。农区种草的生产潜力很高，除了满

足农区自身的需要之外，农区栽培草地生产的饲草

产品可部分调运到牧区，实现农区和牧区的系统耦

合。为此，建议实施农牧区饲草储备配送体系建设

工程，通过国家投资，建立农区到牧区的饲草调运

体系、牧区饲草储备体系及配送体系，通过农区对

牧区的饲草支援，缓解牧区特殊时期的饲草缺乏，

同时避免雪灾等造成的家畜大批死亡。要实现这一

目标，必需建立国家饲草储运体系，以及牧区饲草

配送体系，以保障农区饲草的高效利用，使其发挥

关键作用。

五、结语

我国食物消费变化使饲草产品市场需求呈现快

速增长势头。发展农区草业可大幅度增加我国的饲草

供应，提高我国食物安全保障水平，亦有利于保护

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按照本文提出的低、中、高

方案进行预测，未来农田种草的净生产潜力分别为 
3.603×107 t 万吨、4.52×107 t 万吨和 5.658×107 t；
如果将来实现这些生产潜能，我国牛羊肉及奶类产

量都可以完全实现自给。农区种草虽然会占用一定

面积的耕地，但不会影响我国的粮食供给。目前我

国农区草业的资源优势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农区草

业发展仍然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政策上对农区草业

发展的扶持力度也较小。建议尽快将优质饲草种植

纳入政策补贴，将草业生产和经营情况纳入国家统

计数据，在农区推行草田轮作制度，发展草牧业，

同时加强对农区草业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提高农

区草业发展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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